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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 嘉 靖 年 间 陕 西 玄狐 教 起 义

赵 瑞 民

明代巾叶
,

统治者荒淫腐化
,

政治黑暗
。

人 民群众被敲骨吸髓
,

负担 日重一 日
。

阶级斗

争十分激烈
,

整个社会处于动荡之中
。

戍化
、

弘治
、

正德
、

嘉靖年间
,

农民起义的烽火到处

燃烧
。

嘉靖四年陕西乾州一带的玄狐教起义
,

是其中规模较小的一次
。

因记载这次起义的史

料甚少
,

至今没有受到史学界的注意
。

笔者不揣浅陋
,

将各种零星记载汇拢梳理
,

略加考

辨
,

供研究明史和陕西地方史者参考
。

明代正德年间
,

陕西径阳及附近几个县活动着一个秘密会社
, 口可做

“
玄狐教

” 。

时人康

海追记此事
,

写道
: “

昔予以正德戊辰 ( 三年 ) 归
,

见三数处风俗
,

则慨然兴怀焉
,

曰
:

暖

乎 ! 何至是者 ! 是必将有厚忧隐祸逸迹未艾也
,

否则何至是者 ! ” ①

玄狐教的活动区域
,

追布径水两岸
,

北起三水
,

南至渭河一线
。

据记载
, “ 玄狐教不但

径阳一处
,

咸阳
、

礼泉
、

三原
、

三水
、

淳化
、

高陵处处有之
,

但不若径阳之多耳
。 ” ②

玄狐教的内容和传教方式
,

今已难知其详
。

见于记载的是
, “ 其妖师所至

,

宗家事若祖

考
。

,lst 其所需
,

极意奉承
。 ” ③ “ 其妖师又今此辈照水鉴形

,

云
`
某后当为何官

, , `
某后

当有何福
’ 。

愚民易惑
,

便尔坚志奉承
,

牢不可解
。

然心既希有官禄
,

志岂无怀叛逆 ? ” ①

备受饥寒之苦的农民群众为玄狐教术师宣传的信念所鼓舞
,

在杀教的神秘 气氛中 看到了自

己的希望
,

因而对教中术师尊崇备至
。

虽然不能排除一定的迷信成分
,

但玄狐教术师所宣传

的教义
,

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丁农民群众的要求
,

却是显而易见的
。

早期传教就播下了起义的

火种
,

这一事实即便是封建士大夫也相当清楚
。

地主阶级对这等事当然不能作壁上观
,

康海就是这样一个人物
。

他虽然被黔居家
,

但阶

级的本能丝毫没有衰退
。

他给陕西巡抚都御史蓝文秀
、

巡按御史王子衡都写了密信
,

请求急

为处置
。

此二人亦不敢等闲视之
,

责成径阳知县刘仲和设法区处
。

又有秀才
,

名曰杨芝
,

往

巡抚衙门告密
,

说玄狐教贻害地方
,

要求制裁
。

巡抚衙门亦责成知县处置⑤
。

当时情势很危

急
,

一则玄狐教尚在串连阶段
,

根基不 固
;
二则教人没有武装

,

无法与官府公开对抗
。

幸而

知县刘仲和
“
不谙事体

” , “ 喧喧混混
,

乃借是将以为功也
” ,

玄狐教人得以闻知此事
。

他

们利用当时官府的腐败
,

向各处衙门打点行贿
。 “ 致此辈托求太府

,

反谓官司生事
。

及其官

司亦不能禁矣
,

而此辈方且深根固蒂
,

打点承对
。

摇手一呼
,

应者千万
。 ” ⑥那个秀才杨芝

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
, “ 县官以受重贿

,

将欲故勘
; 复

一

民人言
,

竟以他事致芝于死
。

此后

虽有豪杰敢言之士
,

闭 口不敢矣
。 ” ⑦由于玄狐教有广泛的群众基础

,

声援者众多
,

一

下 },注没



有使组织遭到破坏
,

还惩罚
一

J
’

一 个与教人为敌的告密者
。

这祥就使地
一

方
_

卜的地主分子嚓若寒

蝉
,

不敢轻举妄动
。

从此
,

玄狐教 日盛一日
, “

孽蔓犹滋
,

氛浸不 消
” , “ 此教风行二十余

忙 ” ⑧
。

此事后八年
,

乾州人樊绅⑨成为玄狐教的首领L
。

据 《 国榷 》 记伐
, “ 乾州樊伸 (绅 )

,

省椽也
,

有反相
。

藩伯误礼之
,

民渐指目
。

伸 ( 绅 ) 诈术诱其众
,

割
一

市书约
,

谋不轨
。 ” 。

康海记述
,

樊绅
“
多货而乐诞

。

方士
、

诞者 皆集其门
,

附会伸 (绅 )意
,

行波于仲 ( 绅 )
,

云

伸 ( 绅 ) 当大贵
。

于是传播远近
,

所谓三数处者举熙熙然从伸 ( 绅 )
。

而伸 ( 绅 ) 遂自居不

疑
,

日召无赖男子习战修武
,

来者云集
。

又令妖人以照水法惑之
,

仲无畔志
。

泊三年
,

阴相

结聚者数十万人
。 ” L经过组织

、

训练的准备阶段
,

到了嘉靖初年
,

已经有了相当可观的武

装力量
。

发动起义是在嘉靖四年十月间
。

义军首领可知姓名者
,

除樊绅外
,

还有杨朴
、

张合
、

董

汉等人L
。

起义前二十多天
,

义军已在集结
。 “

迩者二十余日
,

往来兴平西南诸村
。

哨聚村

民
,

椎牛掠马
。

肆为大言
,

略无忌惮
。 ” ⑧这时义军的声势已经张大

,

积极准各战马猴粮
,

聚集起义四方农 民
,

从秘密活动转入公开招兵买马
。

樊绅等人
“
复召四方贼党

,

律可起兵
,

如汉张角故事
。 ” L他们准备首先攻取乾州城

。 “ 期某夕举火
,

城内诸妖为应
。 ” L预备里

应外合
,

一鼓而下
。

乾州城
,

处在玄狐教活动区域的包围之中
。

径阳
、

淳化
、

礼泉
、

兴平
、

咸阳等几个玄狐

教盛行的地方
,

就在乾州周围
。

如果拿下 这个堡垒
,

就会在径渭二水的夹角地区中心开花
,

对周围几个县城造成高屋建领之势
,

然后分兵攻取各县城池
,

建立农民政权
,

将要容易得

多
。

这一行动的重要性
,

敌人也很清楚
, “ 州一破

,

贼势蜂起
。

素被蛊惑之人
,

观其行事周

卿
,

不知从者几千人 ! 而指礼泉
,

南向敝 邑 ( 武功 )
,

势若破竹
,

夫复何忌 ? ” L

义军的计划是里应外合
,

突然袭击
,

在乾州城毫无防备的情况下
,

打它个措手不及
。

然

而
,

义军的计划被乾州太守赵时探听到了
。

据 《 国榷 》 记载
,

是赵时收买了乞丐去刺探义军

军情 ;
而雍正 《 陕西通志 》所载

,

是有人告密L
。

按
:

雍 正 《 陕西通志 》载 樊绅等 起义一

事
,

是移录嘉靖二十年马理等所修 《 陕西通志 》之文
。

嘉靖 《 通志 》 去起义之事时尚未远
,

纂修人之一马理就是陕西人
。

马理的家乡三原县L即玄狐教活功地少
. 。

故 《 陕西通志 》所载

似乎可信
。

由于泄密
,

乾州城顿时戒备森严
,

太守赵时
“ 即登城 为御

” L
。

加之 攻城义 军行动迟

缓
,

来能如期而至
,

城内策应的玄狐教人亦不能及时发动
。 “ 妖党皆环视左右

,

将试刃于

( 赵 ) 时
。

(樊 ) 绅尚未至
,

( 赵 ) 时应之从容无惧 色
。

姑给其众
,

使外御` 明旦
,

搜得佩伪

符官者数人
,

斩之
。

倾
,

绅众至门
,

( 赵 ) 时令投伪官尸城下
,

绅乃退之
。 ”

@

义军初起
,

未经战阵
,

规模较大的攻坚战
,

必然利少弊多
。

智取一旦变为强攻
,

及早 引

退
,

木是明智之策
。

但义军也因首战受挫
,

士气顿衰
,

遂使队伍解体过半
。

康海为乾州太

守划策
,

就注意 到了这一点
, “

盖村野之 民
,

不知义理
,

与闻左道之言
,

便乃彻骨相信
。

是

以反复牵连
,

胶 固难解
。

而径阳玄狐教少
、 ,

何茜万数 ! 所视以为进退者
,

特在二
t
一

卜一日之举

耳
。

此举既败
,

则是数处之人解体过半矣
。 ”

@

义军首 战不利
,

逾巡于乾州以南武功
、

兴平
、

周至
、

户县的中间地带
。

据记载
, “

此辈

往来之地
,

土在高祖庙
、

马鬼
、

南上官
、

薛炉镇一带
;
其南过渭河则祖庵一带

。

而妻擎寄居



则眉县东南铁炉庵寨
。 ” “

贼众自言去唤所约银兵及径阳玄狐教私人
,

复来攻城
。 ”

L渭河北

岸的义军仍在联络教人
,

而跨过渭河的一部分义军可能是接应南山巾银矿的矿工队伍
,

即所

谓
“
银兵

” 。

也可能为义军退入南 山做准备
。

《 眉县志 》 卷七载
: “ 嘉靖四年秋

,

乾州狂人

樊仲 ( 伸之误
,

即绅 )
、

杨朴作乱
。

攻州城不克
,

乃济渭
,

寄妻擎于县南铁炉庵寨
,

潜结矿

场银兵
,

图再举
。 ” ⑧

这时
,

义军分散数处
,

战 牛力人为削弱
。

就在攻乾州的第二天
,

义军有二十多骑在武功

县立节渡口找船渡河
,

再次失利
,

丢弃马匹
,

涉水过河
,

西往眉县铁炉庵寨L
。

此后
,

渭河

一线被完全封锁
,

渭河两岸的义军被分割
。

《眉县志 》 卷七载
: “ 当事者 用武功 康太史计

画
,

移所在官司
,

自宝鸡至户
,

守山隘 ; 从扶
、

岐诸县列截沿渭渡口
,

防其北侵
。

又令径
、

咸
、

兴
、

礼愚民不得南迈应贼
。 ”

康太史即康海
。

所谓他的 “ 计画 ” ,

载于 《 与乾州太守赵

君书 》 中
,

日
: “

今宜密切令人先去铁炉庵寨
,

抓探贼辈何在何往
。

若果招诱银兵
,

宜申行

上司
,

火速移文巡检于翱 ( 敖 ) @
,

令其多方访逻搜捕
。

何也 ? 伸 ( 绅 ) 等皆乡村游手好闲

之人
,

止以妖人引诱煽惑
,

偶至如此
。

山途撇险既所不闲 ( 娴 )
,

兵事倚伏又安有见 ? 自宝

鸡至户县牢谷 (涝峪 )
,

一应山口务请上司指挥所至官司督人守把
。

贼必进退两难
,

束手就毙

矣
。

若贼尚在此地滞留未发
,

宜密行宝鸡
,

把塞隘口
,

截其西奔 , 兼移周至
,

扬兵至逻
,

遏

其东迈
。

凡武动
、

扶风
、

岐山
、

凤翔沿渭河道
,

但有浅窄可以列渡之处
,

及一应通行行船渡

口
,

仔细提防
,

不许擅便放贼北渡
。

乃徐陈师压境
,

依前明加晓谕
,

立赏要成
,

则事更易

图
,

计无不获矣
。 ” 这个

“
计画

”
可谓毒也 !

有关其他各处义军活动的记载
,

今已不见
。

《眉县志 》 卷七仅载
, “ 贼居铁炉庵 ( 寨 )

五六日
,

候应不至
,

乃南趋矿场
。 ”

与康海所记相同
。

《 国榷 》 卷五十三载义军
“ 聚保杨千

村
” ,

未知孰是
,

待考
。

樊绅等人离开铁炉庵寨后
,

被官军俘获
。

其事有二说
。

《 眉县志 》

卷七
、

《 续武功县志 》 卷二
、

康海 《姜武功平贼序 》俱载为
“
南趋矿场

,

为于敖辈所擒
。 ”

词句大同小异
。

康海还说
“ 人为知于敖辈设巧善获

” ,

是樊绅等人中了官军的埋伏而被俘
。

雍正 《 陕西通志 》 卷五十二载
, “ 至凤县

,

为人所擒
。

陇右
、

关南悉平
。 ”

《 明实录
·

嘉靖世宗实录 》 卷五十六载
: “ 已而绅等复越狱

,

捕获伏诛
。 ” 《 国榷 》 卷

五十三载
,

义军惨遭杀害者
“
千二百人

” 。

明代中叶
,

由于皇室和官僚地主的肆意侵吞
,

造成土地高度集中
。

皇帝带头兼并土地
,

宗室
、

勋戚
、

中官
、

势豪也拼命地掠夺农 民的耕地
,

扩大 自己的田庄
。

由是阶级矛盾迅速

激化
,

正德年间
,

北方爆发 了刘六
、

刘七领导的农民起义
,

南方爆发了四川
、

江西等地的农

民起义
。

陕西省关中一带虽称富饶
,

但在此时亦 已困顿
。

正统十年时
,

陕西渭南
、

富平饥民已是
“ 闭门塞户

,

逃窜趁食
” L

。

因此
,

关中农 民奋起抗争
,

决意推翻封建统治
,

建立自己的政

权
,

正是势所必然
。

玄狐教
,

从封建文人们记述时所使用的那些诬蔑性言词来看
,

与众多的白莲教支派是一

致的
,

如 “ 授官
” 、 “

书符
”
等

。

只是没有提到自莲教所崇奉的弥勒佛
,

小有差异
。

明代初

年
,

陕西境内就有 白莲教组织的起义
,

并且坚持了四十多年L
。

正德七年李五等领导的陕北



白莲教起义L
,

距玄狐教起义只有十几年时间
,

地域又相当接近
。

因此
,

玄狐教起义应是明

代多次白莲教起义中的一次
。

起义军的基本力量就是康海所谓的
“
村民

” 、 “ 愚 民” ,

是封建社会农村中最受地主阶

级歧视的贫苦农民
。

这些人最易接受玄狐教所宣传的信仰
,

对于改朝换代
,

建立农民自己的

政权很有信心
。

这便是
“ 心既希有官禄

,

志 岂无怀叛逆
” 。

他们为阶级压迫的仇恨而奋起
,

为 自己的切身利益和理想而斗争
。

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樊绅
,

家资殷实
,

本人也曾在官场上混过
。

其他几个主要人物的身世

不详
。

康海转述武功知县姜恩语
, “

伸 ( 绅 ) 辈皆膏粱子
” L

,

可能其中有人和樊绅的家世

相近
。

这些人因某种原因与封建统治阶级亦有矛盾
,

他们的造反动机
,

虽和广大农 民群众不

尽一致
,

但在特定 的历 史条件下
,

也可能和农民群众走到一起
。

他们既有可能成为本阶级的叛

逆
,

为农民群众谋利益
;
也有可能利用起义军作为工具

,

以求达到个人的目的
。

但在一个时

期内
,

斗争矛头所向可以 是一致的
。

玄狐教起义的时间短暂
,

樊绅等人不但 与农民群众站在

一起
,

而且站在斗争前列
,

起着领导作用
。

因此
,

玄狐教起义虽然是以
“
膏粱子

”
为首

,

但

就 其性质而 言
,

仍然是农 民阶级向地主阶级发动的攻击
。

玄狐教起义之所以 在短时间内失败
,

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和农 民战争普遍存在的阶级局

限性和历史局限性
,

是根本的原因
。

此外
,

首先是起义军并没有组织成为真正有战斗力的队

伍
。

乾州攻城失利
,

义军便进退失措
,

冰消瓦解
,

不能集结队伍
,

寻找战机
,

组织上的松散

是显而易见的
。

其次
,

乾州攻城失利后
,

樊绅等人事实上 没有积极整 军再战
。

虽然 曾扬言

联络教人
、

银兵
,

但几天之内即由僵伏而溃散
,

这固然有客观原因— 义军被分割封锁
,

更

主要的却是义军首领指挥 上的失策
。

他们非但没有利用起义时造成的声威
,

集结兵力挥师向

敌
,

相机再战
,

反而时时顾念寄顿于眉县铁炉庵寨的妻室老小
,

瞻前顾后
,

举棋不定
,

给敌

人造成了可乘之机
。

玄狐教起义历时极短
,

影响不大
。

但在明中叶的农 民起义浪潮中
,

在白莲教组织的农民

起义中
,

仍应有一席之地
。

在关中人民心中留下的深刻印象
,

为明末农民起义播了火种
,

这

是应予肯定的
。

玄狐教这一明代民间的秘密会社
,

历来未被注意
,

也请研究 白莲教的学者予

以重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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